
评论台湾深度

台湾保母虐童案：“不好找”与“没得挑”外，居家托育还有哪些问题？

若无法有更多专业、年轻的保母投入，面对安置的需求与时间压力，更容易落入“先求有，再求好”的困境。

2024年3月23日，板桥，人们在市政府大楼的门外布置一面悼念死去孩童剀剀的墙。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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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台湾发生一起收出养单位媒合的居家托育人员（下称居家保母），疑似对安置幼儿施虐而导致幼儿过世的案件，震惊社会。目前多数的检讨声浪
聚焦在收出养评估流程，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案件中，照顾孩子的是经过政府审查，具有合格身份的居家保母。

因此，本文将从影响范围更广的居家托育管理体系谈起，毕竟除了安置幼儿外，居家保母也是多数台湾家长送托0到2岁幼儿的主流选择之一。对于安全的追
求不应划地自限，制度检讨也不能只局限收出养流程，应该更全面的了解保母管理制度的现况与问题，找出一条迈向安全托育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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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1日，新竹，风筝节期间，市民到场看风筝。摄：陈焯煇/端传媒

等待出养的孩子要历经哪些过程？

当原生家庭经评估认定，无法提供孩子妥善照顾时，这时“出养”是让孩子获得更好照顾的机会。然而，从确定出养到觅得合适的收养家庭中间，提出申请收
养的家长需经法院评估，确认出养必要性及收养资格，这样的过程一等动辄一到两年的时间。

根据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统计，2023年台湾共有777件待出养案件，其中成功取得法院裁定认可案件仅202案；等待评估、媒合与法院认可案件则有
468案，占整体60.2％。

这些“等待出养”的孩子在找到下一个永久的家之前，若无法继续在原生家庭生活，收出养媒合服务单位取得出养者委托后，便会替孩子安排在收出养前，暂
时性的由家外安置照顾。安置照顾的管道有许多，居家保母便为其中之一。

在台湾，保母并不是一份随便谁都可从事的工作，若要从事保母工作，依法需通过资格审查（注1），确认家中环境安全与同住成员无虞，取得县市政府核
发的“居家托育服务登记证书”才算合格保母，每年需接受至少二到四次无预警访视、18小时在职训练，以及两年一次健康检查等规定，以确认保母的资格无
虞，维持照顾品质。

目前各县市多委由相关民间团体承办“居家托育服务中心”，配置专职访视辅导员及督导，每名访视员需负责60名保母，执行登记申请、资格审查及访视辅导
等工作，目前访员资格以“社工”以及“幼儿保育”两种专业背景人员为主。

保母取得合法资格后，不代表可以收托安置儿童。作为暂时安置服务的一环，居家保母除了要有有合法登记资格外，通常也需要另外与收出养媒合服务单位
签约，并定期接受收出养单位额外的训练与社工访视。

因此，所有合法领有登记证的居家保母，皆会受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访视辅导员的访视；其中，另外与收出养媒合服务单位合作的保母，则会再额外受到来
自单位的个案转介与访视辅导。两个单位与保母之间的关系可以下图来呈现：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421&pid=2667


考量收出养媒合服务单位与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各自肩负的任务与关注重点有所不同，下文将著重在主要负责辅导管理居家保母照顾品质的居家托育服务中
心，以及任职于中心的访视辅导员进行讨论。

全日托育保母“不好找”且“没得挑”

案发之后，收出养单位遭民进党立委林月琴质疑，在保母收托经验有限且未经充分评估之下，就急著转介安置个案，认为单位未依安置原则寻找“访视辅导良
好”的保母。然而，收出养单位以“配合过的”保母为合作对象，除了考量既有合作经验外，这个选择背后，也透露出一个潜藏的媒合困境与品质危机：在有限
的选择中，全日托育的保母“不太好找”，也“没得挑”。

全日托育的媒合困境，其实不只出现在收出养前的安置个案，就连一般家长的全日送托需求，都越来越难被满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限制来理解。

第一，名额的限制。每名保母的收托人数是有限制的，依法每人收托上限为四人，但此数字又会再依“托育型态”而调整。举例来说，保母若单纯照顾一般日
间托育（白天送托，晚上接回），最多可照顾四名；但若是全日托育（每日收托时间超过16小时），人数上限则降为两名。因此，每名保母能提供的全日托
育名额相对有限。

此外，相较一般家长的全日托育需求，出养前安置托儿的照顾议题、托育时间，以及保母需要接受的训练与管理规范，可能都比一般全日托育案件要来的多
且复杂。

举例来说，一般保母每年须接受至少18小时在职训练，但安置照顾的保母，则须额外接受收出养单位的训练，时数与内容依各单位而定；又或者，一般保母
与家长可以彼此接力合作，共同完成照顾工作，然而接手安置照顾的保母，几乎得由自己独自承接安置幼儿的照顾责任，无形的照顾压力与责任，都可能削
弱保母成为全日托育安置服务提供者的意愿。

名额有限，一般家长需求也不少，再加上相对高压的照顾情境等因素影响，让全日托育保母安置服务的名额更难觅得。

第二，意愿的限制。“全日托育”顾名思义，保母需提供每周一到周五（安置个案往往是周一到周日）24小时的照顾，而托育本身即是一件高度体力、情绪劳
动的工作，充足的体力与精神是做好这份工作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许多保母收托全日托育的“意愿”容易与“年纪”成反比，年纪越大，全日托育意愿越
低。

雪上加霜的是，随著台湾人口的老化，目前保母也面临严重的“高龄化”问题。

根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023年止全台共有2万7281名保母，与前年（2021年）相比短少266名。接下来，恐怕将有更严重的人力流失潮。

根据统计，台湾有逾六成保母的年龄超过50岁，这些资深保母有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内陆续退休，就算仍持续收托，也可能因体力限制，而自主减少收托
名额。这无疑是对整体台湾居家托育服务，以及未来居家托育安置服务造成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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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是名额限制或意愿削弱，究其根本，整体居家保母人力短缺才是问题。若无法有更多专业、年轻的保母新血投入，扩充服务量能，在越来越受限的选
择中，面对安置的需求与时间压力，更容易落入“先求有，再求好”，将就的媒合困境，要找到“好人家”将更困难。

访视的关键不在频率次数，而是精准度

除了服务量萎缩带来的品质危机之外，管理督导体系是否失灵也引发社会焦虑。有县市提出经费补助，鼓励全面安装监视器；也有县市抛出“访视次数从四次
增加为六次”的机制，中央政府并随即跟进，表示将“研议提高访视频率”。

然而，监视器并无法达到“事先预防”的功能。面对居家保母多元的照顾型态，若要确实掌握保母照顾状况，评估照顾品质与风险，国内外许多实证研究都指
出，唯有访视辅导员亲自到托育地，观察照顾状况，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咨询、关怀提醒与危险预警，个别化的辅导才是维持照顾品质有效策略。（注2）

但这不代表，访视“次数”越多、越有效。比起次数，访视的“时间”、“广度”及“深度”更为重要。

首先，访视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充分了解并掌握照顾现场的状况与资讯。其次，访视的面向必须足够广泛，观察的重点应该是所有可能影响照顾品质
和行为的因素，从照顾安排到环境设施，再到保母和幼儿、家长的互动关系，都需要被全方位地掌握。最后，观察也不能仅停留在表面，必须更深入厘清照
顾“流程与规划”，比起“有没有帮孩子洗澡”，“如何帮孩子洗澡”更能洞悉保母是否安全照顾。

理想是如此，但实际访视业务正面临两个现实挑战。

2024年3月20日，南港，逾300名社工集结卫福部大门示威，高喊“社工不当替罪羊，全面检讨社安网”等口号。摄：陈焯煇/端传媒

第一，时间不够用，是多数访员的工作日常。目前每名访视辅导员实际背负的案量除了法定的60名保母外，还包括背后数以百计与保母合作的家长以及孩
子。且除了日常访视工作外，其他还有辅导、行政、宣导、媒合、咨询等业务，处理不完的代办事项。曾有研究就指出，“‘没时间’似乎是居托中心基层人员
的心声，甚至连资深保母都感觉得出他们‘很忙碌”。”

第二，目前访视工作缺乏明确指引，导致不同县市、不同单位乃至不同访员间，访视品质与成效存在极大差异。卫福部社家署虽于2019年出版“访视辅导工
作指引”，于访视辅导篇章只引导、提醒访员访视时需“了解托育人员托育服务提供的情形”以及“了解目前收托儿童适应情形、保亲沟通、每日作息时间等”。
然而每日的照顾工作涉及诸多的照顾环节，从孩子的活动、饮食、睡眠规划到成人间的交接互动，当中许多细节，稍不留意有可能就会错失察觉风险的机
会。

以“睡眠”为例，若访员只询问“孩子睡多久”，那就只会知道孩子的睡眠时数。但如果具体询问“睡眠时间、流程与姿势”、“睡眠空间与地点”、“睡眠用品，是
否合宜充足”、“寝具准备方式与清洁频率”、“幼儿睡眠时托育人员工作规划与安排”等，再搭配现场查核，自然能得到相对完整的资讯，也更能判断是否存在
照顾风险。只可惜，目前这样的指引只能仰赖各单位自行发展，经验传承。

因此，若仅著重提高访视频率，而未同时解决实务工作中人力不足、业务量过大以及访视精准度等问题，最后恐怕只会流于形式主义，访视员从“很忙”变成
“瞎忙”，访视工作局限在表面，最终我们只会离安全越来越远。

2023年12月16日，树林，父母与孩子在游乐园玩耍。摄：陈焯煇/端传媒

台湾迈向安全托育的可行路径

最后，政府也将希望寄托目前研议中的“托育专法”，希望借此健全管理机制。然而，目前公布的托育专法草案版本，从民间团体的角度来看，仍有许多“进步
空间”。

首先，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在专法中的角色“妾身未明”。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一直以来处在“法律位阶过低且定位不明”的尴尬处境，目前与居家保母相关登记与
管理规范皆订于《儿童及少年权利与福利保障法》与《居家式托育服务提供者登记及管理办法》中，当中明定居家保母个人登记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义务，但
有关实际执行辅导管理业务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之人员资格、人力编制、业务内容及权责职掌，却从未见于这两部法规中。以居托中心的人员资格与编制为
例，此为居家托育访视辅导成效关键的运作基础，但相关规范目前却是订于阶段性的“我国少子女化对策计划——准公共化托育服务管理补助项目及基准”

中。

卫福部社家署于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总说明中明白宣示，期借此法提升居家托育相关规范之法令位阶，强化辅导与管理机制。但实际上，目前托育专法草案
全文88条，“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只出现四次，也仅见于名词定义、专业责任保险等条文中，更重要的中心人力配置、业务权责、工作内容等相关规定，仍丝
毫未见。目前全台共71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是实际执行总共2万7281位居家托育服务人员访视辅导的关键角色，这些重要的专业与经验，过去以来一直被
轻忽，目前似乎也未见国家制度有所重视的迹象。这也让人担忧，前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人力、业务量等现实问题，将陷入持续难解的窘境，也让我们离提
高访视成效的理想更遥遥无期。

其次，台湾0到2岁托育制度缺乏中央主管机关统筹角色。目前托育业务的中央主关机关为卫福部社家署，地方层级则为各县市政府社会局处，两者现行分工
为“中央负责法规订定，地方负责执行”。由于托育业务长年被视为“地方权责”，导致同一部法规，各县市却有不同的解读与执行方式，甚至攸关照顾品质的
访视频率，都存在明显的县市差异。问题的根源是，中央主管机关并未确实肩负起统筹、协调的角色。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54&pid=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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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20&pid=12548


有别于0到2岁托育业务，教育部主责的2到6岁幼教业务中，《幼儿教育与照顾法》第四条第二项即明文规定，应设立中央层级的“教育部幼儿教保服务咨询
会”，由中央主管机关教育部统筹、协调幼教政策，工作推动与研究发展等工作。对照目前托育专法草案，第七条咨询会议组成条文，却直接将咨询会议定调
在地方层级，仅授权地方政府召开各县市的托育制度咨询会议，此也将预见在未来，台湾0到2岁托育业务的制度推进，将持续陷入群龙无首，实际执行也恐
是多头马车的纷乱局面。

整体来说，若要解决前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负荷过重的访视量、纷杂的业务内容，以及缺乏一致的检查标准等问题，一方面应于托育专法中给予居家托育服
务中心明确的角色定位与清楚划定业务职掌，让中心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切实地发挥在访视辅导上。另一方面，也需要设立由中央主管机关统筹的会议平台，
才能全面深入的盘点既有管理制度的缺失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更全面、周延的改善策进作为。

唯有如此，托育专法才能真正为台湾居家托育带来突破性的进展，支持并重视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才能打造真正免于恐惧、不靠运气、安全无虞的居家送托
环境。

注1：目前保母资格认证有三轨，除保母证照外，另外两种为相关（幼保、幼教、护理等）科系毕业者，以及取得“托育人员专业培训课程结业证书”者。

注2：Bromer, J., & Korfmacher, J. (2017). Providing high-quality support services to home-based child care: A conceptual model and literature review.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8(6), 74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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